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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性格小议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以其揭示社会生活的广阔，描写人物的多彩细腻的笔法，和故事的委婉动人，赢得了古今中外的许多读者的赞赏。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史为背景，以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刻画了四大府中若干人等的各色性格，生动形象，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在所有的人物中，我则对林黛玉情有独钟。

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 侯，到她父亲一代便已不能袭爵，父亲是科甲出身，官做到巡盐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门庭单薄。黛玉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同时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就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她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去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总结起来，林黛玉共有以下三个性格特点：

一、忧郁。

    林黛玉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爱哭。那前因是绎珠仙子受了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发愿要以一生的眼泪还他，若从凡间的黛玉来看，她的眼泪实在是她短短一生思想与感情的最好注脚。“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黛玉自小聪明秀丽，颇具才华，因此很受父母的宠爱，这就形成了她日后“孤芳自赏”的性格，但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性格中又添了一份自卑的心理，而这种自卑与她的自赏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强烈的内心冲突。于是她就常常处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之中。

心境忧郁、敏感多疑，是她性格的主要特点。这种性格的形成和她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她自幼失去双亲，寄居人下。虽然吃穿不愁，但总不像在自己父母跟前那样可以随心所欲。长期的压抑，使她形成了多愁善感的性格。因此她对事物阴暗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悲观的一面十分敏感。看见宝钗在母亲面前撒娇就想到自己孤苦伶仃寄人篱下的身世，看见花开花落就想到“他年葬侬知是谁”因此常常一个人对月叹息，临窗流泪。若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更是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

宝玉是黛玉唯一的意中人，但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又使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再加上在她和宝玉之间又插进一个有钱有势、又善于笼络人心的薛宝钗，由于黛玉本性多疑，所以她更是常常使性怄气，自己折磨自己。 她的悲观厌世的心态在她的《葬花辞》中更是处处可见：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满纸的悲观厌世，终于使她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到最后传出宝玉要娶宝钗时，她的精神终于彻底瓦解。连躯体也崩溃了。

二、孤僻。

孤独，是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又一深刻内涵。不可否认，在《红楼梦》中，黛玉是凝聚着作者美好理想寄托的艺术形象，她以灵卓异而又多疑多妒的性格特质，在精神生活领域被人倍加赞叹、敬仰，在世俗生活领域又使人唯恐避之而不及。孤独无依的生活境遇，是成就林黛玉性格特质的主要方面。林黛玉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成与败，也都与她的孤独境遇有关。从黛玉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我们窥见存在于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得以产生和保持的孤独环境，以及作者意识到这种理想人格绝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保全而感到的深重悲哀。存在于作者心目中的那种理想人格，是体现在林黛玉性格深处的“独立自由、天真率直”，是未被那个时代的世俗力量所扭曲的自然人格。从作者描绘的黛玉的成长环境中，我们看到，成就黛玉这种“理想人格”的，是她的生存环境：孤独无依。作者为世外仙姝的存在安排了一个残酷的理想环境：丧失所有直系亲属，寄人篱下，孤独多病。从接受当时的世俗教育的角度来说，在黛玉的身边，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真空。正是这个教育的真空，成就和保持了黛玉的自然人格。也正是这个教育的真空，形成和加固了黛玉的悲剧性格，使她终生都被摒弃在世俗的幸福之外。 因孤独无依而形成教育真空，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的关键所在。第四十回府家宴上行酒令的时候，林黛玉当着贾母、王夫人等人的面，脱口说出两句《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对于当时的贵族少女来说，这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失态。第四十二回宝钗就此郑重向黛玉提出警告。引录如下：宝钗见她羞得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因拉她坐下吃茶，款款告诉她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都在一起，都懒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从宝钗的坦白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家长教导的有无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的缺失与否，使得幼年时同样聪慧过人、天真烂漫的钗、黛，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一个朝向世俗的世界发展，一个朝向精神的世界深入。第四十二回之后的黛玉，经宝钗指教之后，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回归世俗世界的倾向。这就使读者心有余悸地想到：假如黛玉身边一直有一个“负责任”的直系女性亲属（男性亲属很少进入内庭，对女儿的影响力很小）—一母亲或者姐姐，大观园中还能够产生这么一位晶莹剔透、遗世独立的世外仙姝吗？

因孤独无依而形成寄人篱下的生活状态，也是林黛玉区别于史湘云的关键所在。湘云虽也自幼失去父母，但她的身后毕竟还有强大的史府。第二十二回湘云因生宝玉、黛玉的气，赌气道：“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干什么？—一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可以说，湘云能够保持豪爽坦荡的个性，与她背后的那个史府还是很有关系的。林黛玉在贾府的痛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可是，她能赌气说“走”吗？她能走到哪里去？她只有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走入诗词的文字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泣诉自己的凄苦愁怨。孤独无依而又体弱多病，使林黛玉可以更大限度地逃避俗务，拥有相对自由的个人情感空间。这样她才有充裕的时间体味感情并凝聚入诗。在诗中，连爱情的感受也可以自由地表达。

“独立自由、天真率直”的理想人格，具体到那个时代的一个深闺少女身上，很大程度上，主要通过她在追求恋爱、婚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这种不容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人格的存在，导致林黛玉在恋爱的道路上只能收获爱情而丧失婚姻。

从成就爱情的方面来说，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为黛玉的爱情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心境。因为没有直系亲属的指教与监护，黛玉才得以与宝玉忘形地亲昵，相对自由地发展他们之间的爱情。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场景，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宝黛之间天真无邪的亲昵无忌（薛姨妈入住潇湘馆后，此种情景当永不会再有）。

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拉近了宝黛之间的心理距离。宝玉自命是黛玉的“保护神”，时时关心黛玉的身体，处处引人称赞黛玉的才华。一般来说，男人会爱上让自己产生强大好感的女人。每次来到贾府都有一群史府仆人护送、自身又生性豪爽的湘云让他敬畏，如对好友，是共同淘气的伙伴。母兄俱在身边的宝钗本来年龄就长于他，又处处以教导人的姿态自居，她的所作所为只能得到贾府长者和所有与她的爱情无关的人的欣赏与拥戴，同时又只能增加她和宝玉之间的心灵距离。而黛玉呢？孤独无依的黛玉屡屡感觉自己受到了宝玉的“欺负”。

她受“欺负”的感觉并不是所来无因。比较而言，宝钗有母兄，湘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史府。宝玉就是想对她们轻薄，也会产生不自觉的顾及与犹疑。为什么只有林妹妹可以任由他亲昵呢？我们只看到宝黛的两小无猜、亲密无间，却忽视了宝玉潜意识中的另一种心理根由：林妹妹是无家可归的，无论他怎么对待她，也不会因此造成任何过于麻烦的后果。黛玉屡次与宝玉斗气，以眼泪来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尊严，并不完全是出于初恋期情人之间情绪的“阴晴无定”，黛玉受“欺负”的感觉是对的，她在宝玉心中失去了妙龄少女高不可攀的尊严。但她的失去是有补偿的：她得到了宝玉深沉、诚挚的爱情。

从丧失婚姻的角度来说，正是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世俗教育的缺失，使成长到青年初期的黛玉一步步失欢于家长，在这些能够左右宝玉婚姻的人面前丧失人选的资格。第四十二回之前，黛玉在与宝钗的争锋之中，屡屡当众有失态和失言的表现，这些都应该被贾母王夫人等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可以说是针对黛玉在第四十回中的失言而发出的严厉的指责。王夫人峻责金钏“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第三十回），痛恨模样肖似黛玉的晴雯的“狂样儿”（第七十四回），流露出压抑在心头的对黛玉的“轻狂”表现的严重不满。但是，她的孤独和悲惨的境遇依然不能掩饰她身上那种高远清冷的美。她不是现实里的景致，而是心中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婉约心情，驻足于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永不逝去。

三、痴情。

林黛玉还有痴的一面。纵观红楼八十回，曹雪芹体贴着人物心脾下笔的，也仅仅是宝黛二人而已。贾宝玉的痴和呆声名在外，不用多说，林黛玉的痴处书中也是明言。贾宝玉见到杏树落花结果，联想到女儿出嫁，竟连树上的雀儿也有了人性，而林黛玉则把落花埋之于香冢，还作诗以送，咏说“质本洁来还洁去”，引来了宝玉，书中写道“那林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结诗社作诗，咏白海棠，咏菊，咏桃花，不论是否夺魁，潇湘妃子都是用情极深，花人不能分辨，

其性之痴，可见一斑。在“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那一回里，“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是黛玉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在宝玉听紫娟说林妹妹要去时发了痴狂病，旁人只说宝玉形容可笑，独黛玉与之心意相通，不但不以为怪，反而深受感动。但林黛玉毕竟是一个深闺少女，又没有像宝玉那般，有长辈宠爱，只得小心在意，流之以泪，发之以诗，不让它过多流露出来。其实黛玉本性之痴，也不逊于宝玉。

黛玉与宝玉的相交相知，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终于达到心灵对话的层次，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便是金麒麟事件。本来金麒麟是宝玉拿来讨湘云喜欢的，却无意中打通了宝黛二人的灵魂世界。在此之前，宝黛聚在一起总是口角不断，黛玉更是多少回“无理取闹”，任性含酸，读者对黛玉的不良印象也多从此而来。但自黛玉门外听了宝玉知心直言，“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自此之后，宝黛之间误会口角越来越少，至多打趣一句便即住口，有时黛玉说错了话，接着便是自己后悔赔不是，与从前安心“折磨”宝玉的情形大为不同。直至最后发展到第七十九回芙蓉 中改“茜纱窗下”一句，宝玉因茜纱乃黛玉之窗，直说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析得如此生疏。古人异姓陌路，尚然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何况咱们。”’一个深闺少女竟说出这等话来，可见黛玉的勇敢直白。倒是宝玉对黛玉越发相敬，不肯“唐突闺阁”。试与第二十六回宝玉一句“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相比较，便知黛玉先前之偏激多疑，多半是用在了宝玉身上，不放心”之故。一旦认明了知己，黛玉的刻薄小性儿立即大为改观。而黛玉思想的深度也正在此处体现了出来。

黛玉和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建主义发生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黛玉和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峙着；而封建家庭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又决不可能允许这种恋爱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个冲突毫无调和余地。这种内心的煎熬终于使黛玉本来就嬴弱的身体无法在支撑生命的重负，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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